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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以栋

从青涩少年走到两鬓微霜，这一路
上，多少风景都成了过往。许多曾经以
为刻骨铭心的片段，都在时光的冲刷下
渐渐褪色模糊。唯有老家土灶上蒸出
的那碗面糊，带着葱花的清鲜、花椒的
麻香和熟油的醇厚，在我记忆深处历久
弥新。

莫王庄，一个坐落在鲁西平原上的
小村庄，隶属于冠县范寨镇。土墙夯筑
的院落，巴砖铺就的屋顶，还有村头那
条自南向北流淌的小河，构成了我童年
最清晰的底色。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农村，对于普通
家庭来讲，温饱尚需精打细算，白面更
是金贵之物。平日里，饭桌上多是红薯
面窝头、玉米糊糊，掺着些许粗粮的馒
头都要留到家里来客人时，才舍得端上
桌。肉和蛋，更是稀罕，只有在年节时
才能尝上几口。

就是在那样物资匮乏的日子里，母
亲总能从那口粗瓷面缸里，舀出一碗白
面，变戏法似的，为我们做出一碗喷香
的蒸面糊。如今想来，那不过是普通人
家的将就，是没有肉蛋蔬菜可吃时的权
宜之计，可在当时，那碗蒸面糊，却是我
眼中最诱人的珍馐。

记忆里，母亲做蒸面糊的场景，总
是和初冬一丝微微的晨光、温热的土
灶，缠绕在一起。灶膛里的麦秸烧得正
旺，橘红色的火苗舔舐着锅底。她系着
那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粗布围裙，袖口
挽到胳膊肘，露出一双因常年操持家务

而略显粗糙，却又格外灵巧的手。
母亲先是从灶台角落的面缸里，小

心翼翼地舀出一碗白面。那白面细腻
蓬松，像极了冬日里落满屋顶的新雪，
在粗瓷大碗里堆起一个小小的尖儿。
她舀面时的动作，总是轻而缓，仿佛那
不是寻常的面粉，而是一捧易碎的月
光。那时候的我，总爱黏在母亲身边，
踮着脚尖，扒着灶台沿儿，眼巴巴地看
着她忙活。

“水要慢慢加，搅要顺着一个方向，
急不得。”母亲的声音，温和得像灶膛里
的火，带着让人安心的力量。铝壶里的
温水，顺着壶嘴，细水长流般地淌进面
碗。母亲手中的竹筷，也跟着转动起
来，一下，又一下，不疾不徐。起初，面
和水还泾渭分明，白花花的面粉沉在碗
底，清水浮在上面。随着竹筷的搅动，
面粉渐渐融化在水里，变成了黏稠的糊
状。母亲会时不时停下手中的动作，用
指尖蘸一点面糊，轻轻一捻。若是面糊
能挂在筷子上，不滴落，也不结块，那便
是恰到好处的稠度。

调味环节很是简单。家后菜园子里
的小葱，长得青翠欲滴。掐上一把，洗净
沥干，切成细碎的葱花，撒进面糊里。碧
绿的葱花落进乳白色的面糊里，像在雪
地里撒了一把碎玉，瞬间就让那碗面糊
鲜活起来。再撒上一小勺盐，不多不
少，刚好能勾起面粉本身的香气。最不
能少的，是母亲亲手焙干的花椒面。母
亲每次只用小勺舀上一小撮，撒进面糊，
轻轻搅匀。那股独特的麻香，便丝丝缕
缕地从碗里漫出来，钻进我的鼻腔，勾

起肚子里的馋虫。
面糊调好，母亲便找来一个浅口的

粗瓷碗，将面糊缓缓倒进去，用勺子的
背面，轻轻将表面抹平。此时，蒸锅里
的水已经烧开，升腾的蒸汽从锅盖的缝
隙里冒出来，带着一股湿热的气息。母
亲揭开沉重的木锅盖，将装着面糊的瓷
碗放进蒸锅，再稳稳地盖上锅盖。灶膛
里的火，要烧得旺一些，母亲便坐在灶
前的小板凳上，一边添着棉花柴，一边
看着火苗跳跃。我则蹲在她身边，小手
托腮，一遍一遍地问“啥时候才能熟
啊？”

在我一遍一遍的催问声中，棉花柴
在灶膛里燃烧，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像是一首温暖的小调。锅里的玉米粥
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蒸汽越来越浓，渐
渐地，一股混合着面香、葱香和花椒香
的味道，开始在小小的厨房里弥漫。那
香气，起初淡淡的，若有若无，随着火候
的加深，越来越浓郁，沁人心脾。

当那股香气达到最醇厚的时刻，母
亲便站起身，伸手掀开锅盖。一团白色
的蒸汽“腾”一下涌出来，像一朵滚烫的
云，模糊了眼前的一切。待蒸汽渐渐散
去，瓷碗里的面糊，已然变了模样。它
不再是乳白的稀糊，而是变成了淡黄色
的固体，微微鼓起，表面布满了细密的
气孔，像一块温润的玉。嵌在里面的葱
花，依旧碧绿，在淡黄色面糊的映衬下，
格外醒目。

母亲双手蘸了一下凉水，快速将瓷
碗端出来，放在灶台上，等面糊微凉，此
时，最关键的一步来了——淋熟油。

灶台的油罐子里，装着棉籽榨的
油，我们这里都称作“老棉油”。母亲用
筷子蘸上几滴，均匀地淋在蒸面糊上，
那油珠在热腾腾的面糊表面慢慢晕开，
泛起一层润泽的光。

我再也忍不住，拿起筷子，夹起一
团就往嘴里送。烫得直咧嘴，却不舍得
吐出来。葱花的鲜、花椒的麻、盐的咸，
还有老棉油的醇厚香气，在舌尖上层层
叠叠地铺展开来，就着热腾腾的馒头，
化作一种难以言说的美味。

母亲坐在对面，偶尔夹起一筷子，
细细地嚼着，嘴角含着满足的微笑。那
时候的我，哪里懂得母亲的笑意里，藏
着多少对儿女的疼惜与无奈。她不过
是想在贫瘠的日子里，让孩子们吃得好
一点、香一点，才会在那碗白面里，费尽
心思。

后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我离开
了老家，去城里读书、工作。餐桌上的
饭菜，越来越丰盛。鸡鸭鱼肉，山珍海
味，轮番登场。精致的糕点、美味的零
食，更是数不胜数。我尝过了太多的美
味，却再也没有吃到过，像童年那碗蒸
面糊一样，能直击心底的味道。

我也曾试着自己做蒸面糊。照着
记忆里的步骤，和面、调味、上锅蒸，最
后淋上熟油。面糊蒸得软糯，香气也有
几分相似，可吃在嘴里，总觉得少了点
什么。少了母亲指尖的温度？少了土
灶柴火的烟火气？还是少了那段贫穷
却又温暖的旧时光？

时光流转，岁月悠悠。唯有那碗蒸
面糊的香气，镌刻在我记忆的最深处。

一碗蒸面糊

□ 阴元昆

前不久，我走进位于光岳楼北的聊
城地委专署旧址纪念馆。在参观展厅
时，看到了聊城手表厂的几幅展板，展
板上的一张大幅照片吸引了我的目
光。照片上，一个青年女工在聚精会神
地操作着机床，她就是王秀英。

我和王秀英都是20世纪70年代中
期进入聊城手表厂的，我在工具车间，
她在擒纵车间。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
代，广大青年职工满怀激情，投入到大
干快上的劳动竞赛之中。那时候，我就
知道王秀英的事迹，她积极要求进步，
自觉学习外语，主动加班加点，月月超
额完成生产任务，多次被厂里授予先进

模范称号。有一天，王秀英和她的同事
走进我的工作室，之后，我们慢慢熟悉
起来。那时我在车间担任团支部书记，
我们一起谈工作、谈学习、谈理想。王
秀英的模范事迹鼓舞着我努力学习，不
断进步。后来，我到济南上大学；王秀
英和家人调到了外地。从此，我们的联
系就少了。

参观完聊城地委专署旧址纪念馆
后，我想写一篇关于王秀英的文章，以
缅怀那一代青年经历的激情燃烧的岁
月。我想查阅老工厂的档案资料，却因
老工厂早就不存在了，所以档案资料无
从查起。我忽然想起来，自己保存着一
些当年的《泰山表报》。于是，我赶快把
这些老报纸找出来，果真有了新发现。

我找到一篇发表于1989年7月1日
《泰山表报》头版头条的文章，标题是
《一个共产党员的光和热》：

共产党员王秀英进厂十几年来，无
论领导分配她干什么工作，她都努力干
好，充分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

王秀英是1976年参加工作的，进厂
后被分配到擒纵车间干冲床。当时机
床设备落后，人员紧缺，擒纵叉经常短
线。她热爱本职工作，刻苦钻研技术，
和同志们密切协作，克服困难，为擒纵
叉生产作出了贡献。后来，因工作需
要，她担任了班长，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处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关心帮助同

志。在她的带领下，擒纵叉产量质量不
断提高。她还有着广泛的业余爱好，在
文艺晚会中、运动场上，经常会看到她
的身影。前不久，电子表生产需要她，她
毅然带领电子表班的同志们，为生产献
计献策，使生产不断创出新水平。

现在，王秀英正精力充沛地为表厂
的明天勤奋工作着，在平凡的岗位上发
挥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光和热。

王秀英不光是生产线上的标兵，还
是运动场上的健将。据《泰山表报》报
道，在1989年5月28日举行的全厂第八
届职工运动会上，王秀英不畏强手，奋
力拼搏，夺得女子短跑200米比赛第一
名，打破了厂运动会该项纪录。

当年，“泰山牌”手表名扬四海，多次
获得优质产品称号。1988年，聊城手表
厂实现利税超千万元。那一代青年职
工，为“泰山牌”手表贡献了青春和力量，
他们的事迹将永载史册。

参观了聊城地委专署旧址纪念馆
后，我把王秀英的照片翻拍下来，从微信
上发给了她。她谦虚地回复：“谢谢，我
没那么优秀。”看着对话框里这短短一行
字，我仿佛又看到了四十多年前那个在
机床前聚精会神、不骄不躁的青年女工。

时光可以抚平年轮的痕迹，却无法
抹去青春的记忆。岁月不老，青春不
朽。欢迎王秀英回聊城故地重游，寻找
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青春足迹。

青工王秀英

王秀英工作照（聊城地委专署旧址纪念馆供图）


